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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

本报记者吴光于

高墙铁网，统一着装，严格作息———
这里没有诗，脚步也踏不到远方。

他们原有大好的年华，未来具有无
限的可能，人生轨迹却被毒品改写———
只能将两年的青春交与强制隔离戒毒。
更有甚者，面临监狱长长的刑期。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在戒毒所、看守所对话了三名
被毒品毁掉的年轻人。从他们的悲剧中，
窥见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地下毒品世界。它
如同一张暗网，吞噬了本应绽放的青春。

14 岁染毒的问题少年

16 岁的小齐(化名)看上去稚气未
脱，他的脸清瘦而苍白，长长的睫毛下，眼
神有些恍惚。

他是四川省成都强制隔离戒毒所收
治的年龄最小的学员，却有着“丰富”的涉
毒履历——— 14 岁就开始“溜冰”(吸食冰
毒)，过去一年中，他曾两次涉嫌故意伤
害，一次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因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无法打击。

民警曾将他送去封闭式学校戒毒，
他却趁着假期离校“复吸”。直到最近年
满 16周岁，他终于被戒毒所收治。

虽然就坐在记者面前，但小齐的思
绪似乎总在另一个时空里游走。戒毒所
民警说，这是吸食合成类毒品的典型后
遗症，有一些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幻觉。

眼前的小齐，虽然神志还算清醒，但
他时不时地走神，眼睛始终不直面记者。
从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述，记者拼凑出
这个瘦削少年的成长历程。

小齐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生母远
走云南，他随父亲、继母生活在老家内江
隆昌市。父亲是个木匠，夫妻俩忙于生
计，难以照料调皮的儿子。

小齐性格要强，从不服管教，自小学
时代起，就隔三岔五不回家，和一些同样
失管的少年一起厮混，彻夜上网玩游戏。
直到现在，他都不能完整写下一段长点的
句子，身上几乎找不到学校教育的痕迹。

“第一次‘溜冰’时我 14 岁，知道这是
不好的东西，但是大家都在玩，我就跟着
玩。”刚上初中，小齐跟着他在社会上认
的“三叔”第一次吸食了冰毒。

小齐说自己也曾经卖过冰毒“零
包”，一克冰毒卖 500 元，他卖一包能挣
200 元，买家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不乏
十六七岁的少年。

戒毒所里的生活让这个 16 岁的少
年倍感无趣，他说这些日子开始羡慕起
那些上学的同龄人。“如果能重新来过，
打死也不会再跑出校门”。

谈起未来，他的眼神依然迷茫，似乎
从未真正思考过。“很多沾上毒品的人，还
没来得及思考人生，就已经失去思考的能
力了。”戒毒所研究室主任付卫东说。

在这个戒毒所，像小齐这样的未成
年戒毒学员有三十多名，每个人背后都
是一个与失管相关的故事。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处副处长陈王莉说，父母的不作为、亲
情的淡漠是很多孩子滑向深渊的“加速
器”。在记者的采访中，大部分吸毒人员
都来自问题家庭。

来到戒毒所两个月，小齐一直拒绝
着父母的探视，但他说有点想妹妹。“她
已经上幼儿园了，等我出去后，她可能已
经把我忘了。”此时，他的眼里掠过一丝
难过的神情。

迷失在“药物问题”里的

留学生

如果不是因为染毒，21 岁的许晨
(化名)现在应该正在纽约的大学校园继
续学业。

6 年前，不满 16 岁的许晨独自一人
赴美开始留学生活。学校位于纽约州南
部的一个小镇上，是一所封闭式寄宿学
校。每两月学校有一次周末长假，许晨就
邀约同伴去玩。

两年前的一天，许晨在 ULTRA电
音节上，第一次尝试了“E”(摇头丸)和 K
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仿佛与音乐融
为一体了。”之后，许晨开始迷上了那种
“嗨”的感觉，他成为了各种夜店的常客，
轻易获得的“E”和 K粉，让他欲罢不能。
“我一直不觉得这些是毒品，海洛因和冰
毒我从来不碰，这些只是好玩儿。”他说。

去年 3 月，即将高中毕业的许晨利
用春假回国探望父母。回到成都，他认识
了一帮混社会的“哥哥”。在一幢外表破
旧、内部装饰豪华的小楼里，他们带他第
一次尝试了“神仙水”。

“最开始觉得他们玩得很土，但是有
了‘神仙水’之后，就觉得很‘嗨’了。”

高中毕业后，许晨被大学录取，继续
留美。但此时的他已经沉溺毒瘾难以自
拔。去年 11 月，听说缅甸小勐拉有全世
界最好的“包房”(专门吸毒的场所)，许
晨兴冲冲地赶了过去。

尽兴后，他乘机返回成都，在贵阳转
机时被公安民警截获——— 当场查获毒品，
尿检阳性，受到行政拘留 15天的处罚。

拘留期满，面对家人的责备与眼泪，
许晨有了悔意，然而今年 1 月，他难挡诱
惑“复吸”。这一次，等待他的是为期两年
的强制隔离戒毒。

来到戒毒所 4个月，许晨每天 7点
起床，每天要劳动 6个小时。装配电子元
件的重复劳动让他第一次明白挣钱的艰
辛。“过去都是挥霍家里的钱，从没有想
过父母为我付出了多少汗水”。

许晨说，出国前，他曾经答应过父亲
两件事——— 一是不沾赌，二是不沾毒。去
年，他在澳门赌钱，父亲知道后原谅了
他，如今，又两次吸毒被抓，彻底违背了
当初的承诺。这一次，父亲又原谅了他。
他告诉许晨，等他成功戒毒后，就送他去
新加坡，继续念书。

“过去，我以为碰这些东西只是很普
通的‘药物问题’，直到来到这里，看到了
毒品对很多人实实在在的毒害，才开始

后怕。”他说。
在四川省成都强制隔离戒毒所里，有

40 多名服用精神类药物的精神行为异常
人员，毒品让他们产生幻觉，有的会自伤，
甚至攻击他人。对于这类人员，戒毒所要
付出更多的心血帮助其戒毒，而这些活生
生的“反面教材”也让其他学员引以为戒。

一名死刑犯的自白

2016 年，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发生
了一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恶性案件——— 一
名 30 岁的男子黄羿残忍杀害了自己的
奶奶和爷爷的护工。

2017 年，黄羿被广元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死刑，2018 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办案法官
介绍，案发当天，黄羿因为将洗澡的花洒
丢在地上，与继父发生争吵，于是跑到奶
奶家中，向奶奶要钱买短裤，遭到了拒绝。

关于杀人动机，黄羿的说法在讯问
和庭审中变了多次。但可以确定的事实
是，他当天从阳台上找到一把羊角锤，先
是连续击打护工的头部，当护工倒地后，
又转向奶奶，用羊角锤击打老人的头部。

完成一系列残忍举动后，他撬开屋
里的抽屉，拿走了 2000 元现金，留下卧
床瘫痪的爷爷，扬长而去。

一个人为何会产生如此暴虐残忍的
举动？近年来，记者曾对话过多名暴力犯
罪人员，黄羿的经历有些令人惊讶，揭开
了一个荒诞的“毒品亚文化圈”。

2003 年，黄羿到成都开起了网店卖
宠物，一个月能轻松赚到上万元。风平浪
静的日子没过几年，2008 年他认识了一
些朋友，接触上了冰毒。“朋友里有混各
种圈子的，我有一个搞艺术的大哥，那几
年我跟在他身边，就像他的宠物狗。他给
我‘冰溜’，带我到处玩，教我怎么穿衣服，
带我去买奢侈品，进一些私密的会所，跟
着他，我大开眼界。”他说。

然而，疯狂的后果也分外惨重———
因为“溜冰”，黄羿经常产生幻觉。他曾经
两次因裸奔进过派出所。

在母亲和继父眼里，过去还算乖巧的
黄羿自从染上毒品之后就脾气暴躁，并总
是觉得有人害自己。
黄羿也有过戒毒、在精神病院治疗的

经历，但都无济于事。办案法官说，就在他
杀害奶奶和爷爷的护工之后，他还与出租
车司机一起吸过毒。

苍溪县禁毒办民警说，黄羿弑亲，与
长期吸食毒品成瘾不无关系。面对记者，
他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是想杀人，而是当
天“脑子里接到了一个指令”。

向毒品“亚文化”宣战

近期发布的《2018 年中国毒品形势
报告》指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现有吸
毒人员 240 . 4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
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

尽管治理毒品滥用取得一定成效，
但合成毒品滥用仍呈蔓延之势，滥用毒

品种类和结构发生新变化。在 240 . 4万
名现有吸毒人员中，滥用冰毒人员 135
万名，占 56 . 1%。冰毒已取代海洛因成
为我国滥用人数最多的毒品。同时，大麻
滥用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华外籍人员、
有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人员及娱乐圈演
艺工作者滥用出现增多的趋势。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赖
军波说，近年来办理的毒品案件表明，吸
贩毒人员有低龄化趋势，交易手段不断
变换，在一些毒情严重的地方，买“零包”
就像叫外卖一样简单。

从 14 岁的吸毒少年，到海外迷失人
生方向的留学生，再到疯狂弑亲的涉毒
罪犯，一个个并无关联的案件背后，是共
同的扭曲价值观。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员额检
察官李渺办理过多起毒品犯罪的重刑案
件。在他看来，当前，吸毒人员已经逐渐
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在这个“圈子”
里，违法和犯罪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吸毒人员之间有一个‘共荣圈’，他
们会与一些其他的‘亚群体’相互交叉。同
作为不被主流社会和价值观认可的‘小
圈子’，他们之间很能产生共鸣，也容易
相互影响。吸毒不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
毒瘾，还成了一些‘亚群体’中人际交往的
‘新工具’。在这样的圈子里，‘嗨’成为了一
种心照不宣的时尚，成为划分‘同类’、审
美趣味的标准。近年来，娱乐圈不断曝出
的吸毒问题暴露出这种‘亚文化’的扩张，
为青少年和‘粉丝’群体产生了负面的‘示
范效应’。”李渺说。

近年来，记者走访各大戒毒所、看守
所、监狱发现，涉毒人员大部分文化层次
较低、精神世界空虚、缺乏自控能力、法治
观念淡薄。他们几乎都是在好奇心以及害
怕被“圈子”抛弃或看不起的心理驱使下，
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从此万劫不复。

在近年来走访看守所、监狱，与暴力
犯罪人员的对话中，记者也发现，许多犯
罪行为的背后都有毒品的影子。

根据四川省禁毒办的统计，当前吸
毒人员已成为实施侵财类犯罪和肇事肇
祸的主体，同时，吸毒也往往与涉枪犯
罪、极端暴力案件、毒驾肇事等联系紧
密。毒品带来的“次生灾害”不容小觑。

神仙水、丧尸药、跳跳糖……新型合
成毒品不断推陈出新，且极具伪装性、迷
惑性和时尚性，青少年成为这类毒品的
目标消费人群，并逐渐形成一种畸形“时
尚”。“这种亚文化的流行，反映出基层治
理的缺失。”赖军波说，“当前除了打击毒
品犯罪，亟须解决的是构建社会支撑体
系，改变对毒品的需求。针对接触毒品的
不同阶段，构建起全方位的预防、挽救机
制。”

“毒品问题是全世界公认的难题。构
建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全环节管控吸
毒人员、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全要素监
管制毒物品、全方位监测毒情态势、全球
化禁毒国际合作的‘六全’中国特色毒品
治理体系，依然任重道远。”四川省禁毒
办一位负责人表示。

未能绽放的青春
新华社昆明 6 月 26

日电(记者王长山、王研、
杨牧源)走出戒毒所的大
门，小茜感觉外面的阳光
是如此明媚，空气是如此
香甜。她定了定步子，面向
太阳，伸出双手，然后，快
步向母亲跑去……

6 月 17 日，对 22 岁
的小茜来说是重生之日：
经过近两年戒毒生活，她
告别毒瘾，走出戒毒所，重
新开始生活。“你说，我这
是不是歧凤归途？”小茜微
笑着说。

曾经，如花年龄的小
茜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
憬，也辛苦地为理想打拼。
直到她碰到被称为魔鬼的
毒品，生活就此走入歧途。

“几个朋友约着在酒
店一起玩，他们都在吸食
一种东西，也推着我尝试
一下，我很好奇，就跟着
吸食。”小茜出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山
区乡村，16 岁在昆明经朋友唆使第
一次碰毒。随后，她又碰了几次，仅仅
几天，小茜就上瘾了。这时，“朋友们”
才告诉她这是海洛因。悔恨不已，却
为时已晚！那一刻，她跌入深渊，生活
轨迹就此跑偏。

毒品，让她失去理智。在与同样吸
毒的男友争吵后，她愤怒不已，无法控
制地伤害自己。她不敢告诉父母自己
吸毒，每一天都过得如坐针毡。“活得
人不人、鬼不鬼的。”

2017 年 10 月，小茜被送入云南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进所的那一
刻，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开启
“戒”字为主题的学员生活。

位于昆明远郊的云南省女子强制
隔离戒毒所是专门收治女性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的场所。戒毒所按生理脱毒、
教育适应、康复巩固、回归指导等步
骤，有序科学地开展学员戒毒工作。

在去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新所区
里，生理脱毒区、教育适应区、康复巩
固区、回归指导区规划得科学有序，诊
断评估中心、戒毒医疗中心、教育矫正
中心、心理矫治中心、康复训练中心等
功能齐备。

为了培养戒毒学员良好的生活
习惯，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甚至连
牙缸牙刷、枕头衣服都按规摆放。对
在外面“野”惯了的小茜来说，这些
让她感到很不习惯。更难受的是她
犯瘾时吃不下东西，不断呕吐。“吐
的全是苦水。浑身难受，坐立不安，
难以入眠，感觉无论怎么样都不舒
服。”小茜回忆进所初期的情景仍不
断叹气。

根据生理脱毒期、康复巩固期等
不同群体的戒毒人员情况，戒毒所分

别制定食谱，为她们提供
科学营养的膳食，再加上
医疗人员的保障，心理咨
询师的耐心开导，小茜成
功度过了难熬的生理戒毒
期。

之后，她进入教育适
应期、康复巩固期……

小茜进了戒毒所，她
的母亲接到通知后才知
道小茜吸了毒。那一刻，
母亲感觉到天旋地转，怎
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
竟然碰了毒品。

入所探视小茜时，母
亲的眼泪哗啦啦地止不
住。“你好好地改，妈妈等
你出来！出来那天，妈妈来
接你！”朴实的母亲没有责
骂她，留下了这句语气坚
定的话。

母亲的话让小茜有了
无穷的力量。

她积极参加劳动康
复，让自己的体魄更加健康；她刻苦参
加职业培训，让自己拥有更多技能；她
到宣泄室打打橡皮人宣泄情绪；她跟
着舞蹈队一起跳舞……

期满前，诊断评估小茜的成绩为
优秀。“经过民警的帮助和她的自己努
力，小茜可以出所回归社会了。”戒毒
所的民警说。

“6 月 17 日！6 月 17 日！”小茜不
断念叨这个和自己生日一样重要的日
子，一个自己将获得重生的日子。

最后一次参加劳动、最后一次跳
舞、最后一次诵读戒毒誓词……“戒毒
所的学员生活十分难忘，但并不值得
留恋。我和朋友们告别时，都说不要在
这里再相见，我们外面见。”小茜说。

当天一早，小茜就开始收拾东西，
整理床铺。她脱下有“云南戒毒”字样
的外套，叠得整整齐齐后放在床上。接
着，她穿上一件大红色的外套、换上了
一双新鞋。“告别不堪的过去，迎接新
生活。”

“出去好好找份工作。”“一定要
坚持住。”“不能再回来了。”……一位
女民警陪同小茜走出戒毒所，办理手
续。

戒毒品、戒不良的生活习惯、戒交
坏朋友……小茜下定决心，今后的生
活仍是“戒”字当头。回到家乡后，要么
找一份工作，比如去小超市上班，要么
经营自家的床上用品小店。“毒品是恶
魔，能吞噬美好年华，一定不要沾染毒
品！”小茜咬紧嘴唇。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她高举双臂，
迎接阳光。

门外的广场上，拿着给小茜买的
红色新衣服的母亲早已等待多时。小
茜奔过去，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然
后，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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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6 月 26 日电(记者王
攀、詹奕嘉、毛鑫)民警进村抓毒犯遭大
批村民围堵、宗族大佬把持村务带头制
毒……热播国产剧《破冰行动》因惊险的
故事情节引发人们对禁毒工作的关注。

这一故事取材自 2013 年年底的广
东“12·29”大规模剿毒行动，剧中“毒窝”
塔寨村的原型之一是一夜之间缴获近 3
吨冰毒的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

近 5 年多来，“新华视点”记者多次
现场采访，目睹博社村的变迁。国际禁毒
日前夕，记者再次来到博社村探访。

除了禁毒标语与悬赏通

告，很难将这里与“制毒村”产

生联想

在博社村，记者看到，昔日曾堆满制
毒垃圾、污水横流的道路两旁，如今是一
片片长得郁郁葱葱、挂满果实的荔枝林；
海边滩涂上那些曾经加工制造冰毒的窝
棚，已被改造成连片的鱼塘、虾塘……

除了随处可见的禁毒标语和悬赏通
告，来访者很难将这里与著名的“制毒
村”产生联想。

在老村后山，一个新修整的公园取
代了原来杂草丛生的荒山。家住附近的
蔡雄说：“以前这里晚上黑咕隆咚的，现
在成了村民最喜欢的地方。”每天晚饭
后，村民在公园里跳广场舞、健身、聊天，
处处欢声笑语。

位于村西北角的甲西镇中心小学，
新修了围墙、校门、厕所和操场。不仅外
流的学生陆陆续续回来了，还吸引了不
少外村学生来这里就学，在校生从 300
来人增长到近 800 人。

博社村党支部书记蔡龙秋告诉记
者，2014 年开始，村里重建村“两委”班
子，逐步开展正常的村级治理工作，“毒
霾”也远离了村民。

博社村一共有 1 . 4 万人，如今，这
里常住人口 9000 多人，5000 多人外出
务工、做生意，留在村里的村民大多从事
蔬菜、果林种植和水产养殖。今年 1 月，

广药集团在村里建了一个中草药基地，
就地招工 100 多人，日薪 130 元。

最让在甲西镇中心小学工作了 20
年的校长蔡晓升欣喜的是，这两年，学校
又引进了十几个青年老师，村里的娃也
用上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孩子就是村子

的未来和希望。”蔡晓升说。

追溯“破冰”：比电视剧演

绎的还要惊险得多

为突破壁垒森严的塔寨，剧中警方
通过线人、卧底、暗访等方式摸查毒情。
突破博社村防线的斗争，比电视剧演绎
的还要艰险得多。

博社村内建筑格局凌乱、间隔狭窄，
多为“握手楼”，各家各户连门牌号都没
有。“村内耳目重重，陌生人和外地车进
村都会被摩托仔跟踪，一旦被发现将前
功尽弃。”当地一位民警说。

2013 年，广东禁毒部门秘密抽调极
少数精干警力，乔装打扮成“拾荒工”“打
工仔”等角色，在凌晨四五点潜入村中查
访制毒目标，拍摄现场情况后进行截图、
定位，确定制毒窝点和犯罪嫌疑人住址，
成功找到了博社村的“缝隙”。

陆丰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林
卫东，是当年潜入毒窟化装侦查的十大
勇士之一。他向记者提及侦查时遭遇制
贩毒分子堵截和追赶的危急场景：“当时
有人扬言‘不管是不是公安，就当成公安
或者贼打死’，可我们没有退缩，第一时
间发现了制毒窝点和贩毒分子。”

2013 年 12 月 29 日凌晨，广东省公
安厅协调出动 4000 名警力，对博社村内
外 69个重点目标集中收网，抓获 182 名
涉毒分子，捣毁 77个制毒工场和 1个炸
药制造窝点，缴获 2925公斤冰毒、23 吨
制毒原料、9支枪支和 62发子弹。

与电视剧结局发生多场枪战截然不
同的是，这场行动尽管惊险，但并没有遇
到太多反抗。在现场参与指挥的一名民
警说：“一个毒犯床边有手雷，枪放在枕
头边，但我们行动迅速，从破门到抓人，
他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整个行动没有
流一滴血。”

政府铁腕禁毒终“摘帽”，

禁毒是久久为功的事业

《破冰行动》以林耀东等人被捕、判
刑为剧终，但现实中的“毒战”并未就此
结束，而是铲除“毒瘤”的开始。

随后两年，汕尾市通过启动问责和案
件倒查，查处了 106名党政干部及公安干
警，其中不少人曾是毒犯的“保护伞”。
近 3年来，陆丰又有多名党政和基层

干部因禁毒工作不力被查处，其中 3名镇
委书记、1 名公安局副局长和 1名派出所
所长因禁毒工作落实不力先后被免职。

陆丰市一名镇干部说，追责不作为干
部亮明了党委政府铁腕禁毒的决心，倒逼
广大党员干部投入到禁毒工作中去。

“2014 年查到 146个制毒窝点，2015
年 97个，2016 年 46个，2017 年 2个，之
后就没有了。”林卫东说，今年以来全陆丰

缴获冰毒仅有 4 . 03 千克，外地案件也
没反映有指向陆丰的毒源。

2018 年底，陆丰摘掉了“全国禁
毒重点整治地区”的“毒帽”，但禁毒工
作并未就此停下脚步。

当地着力构建长效禁毒机制、防
止“毒祸”卷土重来，其重点工作之一
就是尽快帮助群众找到就业的路子。
近年来汕尾市委、市政府在当地举行
了多场招聘会，同时建立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开展点对点招聘，帮扶吸毒人
员再就业，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已达
到 95% 以上。

“一旦盲目乐观、不注重长效机制
建设，毒品犯罪可能卷土重来，必须要
有危机感。”陆丰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说，禁毒是久久为功的事业，当地将继
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引导广大群众
从正道谋正业，不断接近“天下无毒”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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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广东警方在博社村开展剿毒行动（2013 年 12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警方供图）
右图：电视剧《破冰行动》中林耀东的原型——— 博社村原党支部书记蔡东家曾经的在建豪宅成了烂尾工程(2015 年 6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卢汉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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